                    下堂妻的秘密花園之熬夜工作不必喝蠻牛
儘管，我努力練瑜伽、踩踏步機、做SPA、打扮得光鮮亮麗、學習如何任勞任怨地做一個小女人，甚至買食譜回家，在廚房裡搞得七葷八素，大費周章地搞了一桌你愛吃的菜……你還是跟外面的年輕妹妹走了。
半年來，一個月回家不到一次，就算你回家時，我穿上性感內衣，點了滿屋子廣告商大力推薦的玫瑰精油浪漫香氛蠟燭，在床上做足了全套的服務，你還是跟年輕妹妹走了。

記得結婚前，你老是問我會不會因為結婚而綁住你？還三不五時就對我耳提面命一番，大談闊論地發表「自由論」；我後來常常在想，或許這是一個徵兆，而我當時卻因為你唱歌時深情款款的樣子，太迷戀你而置之不理；誰知道這個一意孤行的舉動，耽誤了我十年的青春，儘管才結婚不到一年，你的那群好哥兒們就講義氣地當了你跟那個叫糖果的妞的煙霧彈，老是說你昨晚其實是睡在大胖家。
現在，每一次當我熬夜班，拼了老命幫出版社不知道哪裡弄來的作者，改著邏輯顛倒錯亂、舉的例子又不合用的稿子時，我就會想到你，別誤會了，不是好的那一種，是嘶牙咧嘴地想拿把衝鋒槍把你幹掉的那一種。

其實我也可以選擇待在安逸的環境中，雖然它還需要「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」的傳統美德支撐著，但是老娘就是沒辦法；我就是會看到你藏在背包中，跟年輕妹妹在台南孔廟前，親熱地摟摟抱抱的照片；我就是會在洗衣服的時候，發現你在離家很遠的7-11買了保險套的發票；我就是會突然心血來潮，翻開床墊然後發現床墊下有酒店小姐的手機號碼、年輕妹妹寫給你的情書，還有你認真地把那些你暱稱她為「小羊羹」的女生傳給你，那些噁心八啦的簡訊抄下來的便條紙；其實，我真的有認真想過你的提議，去徵信社應徵，我想，我還蠻適合的。
今天，陰雨綿綿下個不停，手上有五、六個CASE要趕，我還是撥空想了你，因為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咬著牙，在離婚後的這幾年，省下喝蠻牛的錢，把那些聽不清楚的錄音檔打成逐字稿、硬著頭皮把帶著德國腔的艱深影片字幕翻譯出來、然後偶爾還要在室友小花請假的時候幫她代班，去那間位於澄清湖畔的豪華別墅當清潔媽媽，賺點零用錢；謝謝你的荒唐和拙劣的手段，讓我在得到妥瑞氏症之前來得及先下堂為妙。 
